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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告 读 者

根据国家休假安排，本报6月1日
至2日休刊2期，3日起正常出版。休
刊期间，陕工网和本报新媒体平台将
继续提供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本报编辑部

青箬与鼓声的千年对白

江心泛起第一缕晨光时，龙舟的
鳞甲已在薄雾中翕张。木桨切开水
面，波纹里浮出青铜器上的夔龙纹，两
千三百年前的鼓声正从青铜罍的裂缝
渗出。渔人收网抖落星子，却捞起半
片沉江的楚简，残破的篆字在涟漪里
游成蝌蚪。

药铺门前的苍术遇见雄黄，两种
苦味在石臼中结盟。菖蒲剑割开端午
的风，艾草香漫过青苔斑驳的堤岸，像
屈子铺展的竹简被重新装订。酒肆檐
角的葫芦突然摇晃，雄黄酒在陶碗里
旋出微型漩涡，吞没了所有瘟神与蜈
蚣的倒影。

正午的市集是场流动的祭祀。荷
叶包拆开时腾起白烟，糯米裹着落日
色的咸蛋黄，恍若楚地先民供奉河伯
的粢盛。卖香囊的老妪将朱砂填入丝

绦，五毒图案在日光下褪色，竟与帛画
上的神兽轮廓重叠。孩童腕间的五彩
绳被风解开，飘向云端的刹那，化作
《山鬼》里失传的虹霓。

古戏台的梁柱突然震颤，演《招
魂》的伶人甩出水袖，惊飞瓦当上栖
息的鸠鸟。铜钹声震落祠堂匾额积
尘，露出被蠹虫啃噬的“端阳”二字。
扎纸匠新糊的艾人怀抱桃木剑，衣袂
却浸满江水咸腥，仿佛刚泅渡过整部
《九章》。

子夜时分，河灯列队游向江心。
烛火在墨色水面写下《天问》的残句，
又被暗流揉成发光的丝絮。有人看
见粽叶沉浮处浮起峨冠，衣带当风的
身影正拾级登上月光，而所有未及靠
岸的龙舟，都成了缀在汨罗江衣襟的
盘扣。

吴源极

半 担 炊 烟 半 担 春
翁 军

金州非遗，汉水逶迤。“凉、凉凉的、凉粽
子……”抑扬顿挫的叫卖声，回荡在城市一
隅。剥开“豹纹”，浇上一勺琥珀般诱人的蜂
蜜汁，恍若凝固了惬意的时光。深褐色的笋
叶糯米粽，瞅一眼，便勾起了路人的满腔馋
意，念一句，更成了游子的魂牵梦萦。

有人招呼，便停下脚步，陈家大爷的竹
扁担撑起半边褪色蓝布篷，菱形的笋叶粽子
堆叠如山，透着温润的光泽，隐约可见的糯
米，宛如莹白美玉。在粽子摊边吃粽子，别
有一番景致：性急之人，囫囵吞枣，瞬间暑气
即消；性缓之士，细嚼慢品，咬出春的味道。

朝阳门外，陈家大嫂手法娴熟地将笋叶
泡软，轻巧地叠成尖角窝，填入圆润的糯
米。夹沙粽的赤豆沙，需经石臼“三捣三
筛”，糯米也要用清水“三蒸三浸”。塞馅时，
她用拇指在米堆里轻轻一摁，那动作，恰似
在为糯米点上一枚朱砂痣。粽绳在齿间一
咬，手腕翻绕间，棱角分明的粽子便稳稳立
在箩筐里。

灶台边，男人们劈柴烧火，大铁锅渗出
的米浆，在烟熏火燎的烘烤下，渐渐变成金
黄的锅巴。陈家大爷则专注地用祖传铜勺
调蜜纹，时光在搅动间变得黏稠，舀起的细
丝能挂住整个晨光。

粽子开笼时，是孩子们最欢欣雀跃的
时刻。笋叶的清香撞开蒸腾的热气，裹着
红豆沙的糯米，甜浆顺着艾草枝缓缓流
淌，仿佛在谱写一曲甜蜜的乐章。街坊邻
居端着碗来买粽子，总不忘叮嘱一句“多
来点蜜汁儿”。

五月初五，艾叶飘香时，老安康城的热
闹不仅在粽子，还在那激烈的龙舟竞渡。锣
鼓喧天，旌旗招展，汉江似乎丢掉了往日的
矜持，彻底沸腾了，观众们摩肩接踵，翘首

以盼，脸上洋溢出由衷的兴奋和自豪。龙
舟上，选手们身着华丽的队服，眼神坚定，
手持船桨，蓄势待发。随着一声嘹亮的号
令，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两岸的呐喊声、
助威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与古时祭屈
原的仪式一脉相承，老辈人在江边虔诚缅
怀先贤，将粽子投入江心，高声呼喊“屈子
魂归，汉水长清”。

从子夜到黎明，蓝色火苗轻轻舔舐锅
底，糯米香与柴烟相互交融，连那凹凸不平
的泥巴路都被烤得发烫。一副小小的挑担
养活了三代人，既温暖了无数人的胃，也煨
出了无数难忘的味道。陈家粽子鼎盛时，一
季能卖出八千多个，够小半年的零花钱。

日头渐高，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渐行渐
远。躺在超市冰柜里的真空粽子，裹着塑料
膜，印着条形码，一切都变得标准化、工业
化。看见老人扫码支付时颤抖的指尖，而那
满满情怀的手工作坊，却挥手惜别在远方。

岁月浸润的扁担依旧歪斜在老地方。
陈家粽子衍生出马家粽子、刘家粽子……蜂
窝煤换成了煤气灶，唯独那柄熬蜜的铜壶，
始终未变。

清风徐来，铜铃摇曳，低头捆粽子的小
伙，发梢垂在蒸腾的热气里，随口说道：“现
在哪找得到老糯米哟。”粽子桌上莲花镇邪、
喜鹊衔枝纳吉的雕纹，浸着几十年的糖霜，
桌子腿已被顾客的裤脚磨得锃亮。

暮色漫过城墙，竹扁担的影子缓缓爬上
青砖。左边筐里还剩三个粽子，右边筐里，
盛满着三十载的光阴故事。

端午褪去春的羞涩，却将春的萌动珍
藏。半担炊烟散在风里，剩下半担隽永春
色。某个孩子咬开粽角，烟火味和笋香一同
慢慢融化，难忘的味蕾，隽永在心尖。

最 柔 软 的 牵 挂
唐艺霖

端午的晨光漫过城市天际线时，空气中
已浮动着独特的芬芳。我像往常一样踱步
至菜市场，却被扑面而来的节日气息撞了个
满怀。远处河畔传来龙舟赛的锣鼓声，隐约
而激昂，似在为这座城市奏响端午的序曲。
菜市场里，琳琅满目的时令蔬果鲜艳欲滴，
却不及艾草与粽子的清香夺人魂魄。菖蒲、
鱼腥草、车前草等草药或捆扎整齐，或随意
堆放，诉说着“端午百草皆为药”的古老智
慧。热气腾腾的摊位前，豆沙粽的甜香、
鲜肉粽的咸鲜、蛋黄粽的醇厚交织升腾，
勾得人味蕾发颤。

穿梭在烟火氤氲的街巷，我挑选了新鲜
蔬菜，又以一元一把的价格买下艾蒿、菖蒲
和车前草。返程时发现，行人手中几乎都
握着一束带着晨露的草药，仿佛这是端午
赠予人间的特殊信物。路边，几位银发老
人正踮脚将艾蒿与菖蒲斜插门楣，动作轻
柔而庄重，似在守护岁月的安宁。老人们
常说：“今日艾草插门扉，蚊虫秽气不近
身。”这份对传统的坚守，在钢筋水泥间竟
也生根发芽。

一位挎着竹篮的大娘瞥见我手中的艾
蒿，热情地上前辨认：“姑娘，艾蒿的真假一
闻便知。假艾蒿有柴蒿、水蒿之分，唯有真
艾蒿带着特殊的浓香。”她将自己手中的艾
草递来，浓郁的草本气息裹挟着阳光的暖
意扑面而来。待确认我买的是真艾蒿，大
娘又指着车前草笑道：“走，我带你去挖最
新鲜的！”穿过小区，后院草坪上成片的车
前草在风中摇曳。大娘掏出小铲子：“专挑
大株的挖，小的留着延续生长。”望着她认
真的模样，我忽然懂得，这代代相传的不仅

是草药，更是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记忆的潮水漫过童年的堤岸。乡村的

端午总在破晓时分苏醒，父母说沾着晨露的
百草最具灵气，能护佑一年康健。于是每个
端午清晨，我或牵着老牛踏入晨雾弥漫的草
甸，任牛儿啃食青草，自己则在齐膝的草丛
中穿梭；或挎着竹篮寻觅猪草，直到裤脚沾
满晶莹的露珠，整个人都浸在青草与泥土的
芬芳里。那时的我们，在晨雾与朝阳的怀抱
中，与自然完成一年一度的亲密约定。

住进城市后，这般肆意亲近自然的机会
愈发珍贵。恍惚间想起某年在汉江畔的

“寻艾”闹剧。那日我早早赶往河边，见绿
洲上蒿草疯长，却难辨艾蒿与柴蒿。待抱
着一大捆“战利品”返程时，菜市场的老农
笑喊：“那是假蒿！”可我偏将错就错，把它
们当作翠绿的花束捧回家。途中遇邻居大
嫂求要几枝，便大方分予她。“管它真假，今
日百草皆成药！”我们的笑声惊飞了枝头的
麻雀。那束假艾蒿在门楣上静静待了半
年，见证了平凡日子里的诗意与豁达。

儿时端午节，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盛
宴。农忙暂歇，父母的眉眼间满是笑意。
父亲会用雄黄酒在我们额头点上“王”字，
在耳际、鼻孔轻抹，再递来一小盅：“饮了这
酒，百虫不近。”

如今，城市里的端午节愈发热闹，龙舟
竞渡的呐喊声、粽香四溢的街巷、花样翻新
的节庆活动，勾勒出时代的繁荣。可每当艾
草的清香萦绕鼻尖，记忆深处的乡村端午节
便鲜活起来。那时的质朴与纯粹，人与自然
的默契，家人围坐的温馨，早已化作心底最
柔软的牵挂，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矿 区 粽 子 香
张桂英

清晨天还未亮透，晨风裹着湿漉漉的麦
浪掠过田野，勤劳的乡民拉着一车车带着
露珠的粽叶和艾草来到城里。我听到楼后
早市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仿佛又回到了
久别的煤矿。

清晨被窗外的喧闹声叫醒，我趴在窗台
上看着楼下河边的早市人头攒动，一个个
刚下夜班的矿工、矿嫂在艾香氤氲的晨雾
里讨价还价，青翠欲滴的粽叶、毛茸茸的艾
草枝、雪白的糯米和又胖又大的红枣整整
齐齐地列着队，大家兴高采烈地挑选着，准
备为家人包一锅香喷喷的粽子。多年前的
情景清晰如昨。

矿区的端午节最热闹，工会每年都会隆
重举行慰问基层一线职工活动，那些年我和
女工家属一起为矿工绣鞋垫，织平安红腰
带，缝制五颜六色的香包。来自五湖四海的
矿嫂，总是把各地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端午习
俗巧妙地结合起来，融入矿区的节日文化盛
宴。陕北的嫂子会包精致的大粽子，四川的
嫂子能绣一手精美的十字绣，陕南的嫂子会
缝香包，大家齐心协力为矿工兄弟准备丰富
多彩的端午节慰问品。

绣鞋垫最费事了，心灵手巧的姐妹会把
“平平安安、吉祥如意”等字样一针一线绣在
鞋垫上，祈愿矿工兄弟平安顺遂；香包里装

上香草、朱砂、雄黄等药物，寄托驱邪避祸、
保平安的美好心愿。大家把祝福都倾注在
一个个物件中，手被针扎破了，依然你追我
赶比谁的绣品更漂亮。

协管大组长屈文菊嫂子最操心，包粽子
要在端午节头天包，她前两天夜里就带着姐
妹们泡米、洗粽叶。一大早，矿嫂们踩着露
水来敲公寓楼的门，年龄最大的王嫂用围裙
兜着自家院里新摘的黄杏，枝叶还凝着昨夜
的露珠，咬一口酸酸甜甜，惹得人口水直
流。七八双手在大盆里翻飞，她们把泡得
发亮的糯米裹进粽叶，三两下一个大胖粽
就成型了，吵吵闹闹中说起各自老家的粽
子：皖南的咸肉粽要放板栗，陕北人定要裹
颗大红枣……

端午节清晨，大家把传递女工家属温暖
的爱心甜粽、鞋垫、红腰带和香包送到井口，
吸引了全矿职工的参与。井边的空气里混
着甜粽、香包和煤尘的苦涩芬芳，那群快乐
的矿嫂服务队用真情真意送上关爱和祝福，
让远离故乡的矿工兄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矿区端午的粽香里掺着煤尘气息，如同
父辈们深埋在千米地心深处却始终昂扬向
上的信念，在记忆深处蒸腾出炽热的温度，
淳朴、清甜而又厚重，那个独特的味道至今
让我怀念。

端 午 情 思
李永刚

1

面对两千多年的这个节日
显然，我已渺小得
抵不住粽子中
一粒糯米的新鲜
和悠长的甜香，无论吃多少次
依然体味不尽粽子里
那些埋藏久远的
传说和古老的忧伤

2

在老家，端午节做香包
是流传已久的习俗
朴素而不乏崇高
即便是贫穷的时光
一枚香包的淡淡清香
也足以让人变得纯粹而快乐
连饥饿也可以
暂且忽略，或者忘却

3

在母亲面前
我永远也无法长大
每年端午时节
她总不忘给我一个
小小的香包
那一刻，弥散的那个香啊
迅速抚平密密的皱纹
过往的岁月很快过去
我轻而易举，会成为
充满梦想的孩子

4

美好常常如此朴素
比如，端午时节
在进家的门楣上
插上一枝艾草
意义悠远而韵长
这让人珍爱的平凡的草啊
你诗意般的香
凝聚着天地的精华
年年岁岁，安抚了多少人
朴素的期许和愿望

5

雄黄，多少有点神秘

小时候，每逢端午节
大人总会给我们的耳朵
抹上淡淡的雄黄
驱邪也罢，保佑也罢
古老的想法
不可动摇
世上一切美好的祈愿
也许就是这么简单

6

端午，我和你一样
都会想起一位

“犹离忧也”的伟大诗人
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
我向他深深鞠躬
江离与秋兰，宿莽与菌桂
薜荔与芷荷，芳芷与杜蘅
这些高洁得不能再高洁的香草
早已结伴而来，长满了我
举头仰望的心灵
就在汨罗江边
他和自己的白马
已仰天长叹了许久
时光的高处，高高矗立着
他凝固的身影

端 午 花 事
宋小娟

有一种花在每年端午节前后开
放，古人过端午会将它插在瓶中，用以
驱鬼辟邪，称它为“端午花”，因原产于
四川，故学名蜀葵。蜀葵的茎秆高大
如高粱，秫秸就是高粱秆子。农家人
就亲切地叫它“秫秸花”。由于花形像
传统乐器铜镲，对击能发出“咣咣”声，
有些地方也叫它“咣咣花”。

童年的老屋，奶奶喜欢在房前屋
后种植蜀葵，这种花易活，很快就成片
地开花。花朵颜色丰富，有大红、粉
红、紫红、白色等，远远望去，好似闯进
了五彩斑斓的花海。

古籍《尔雅》记载了蜀葵的另一个
名字“菺”，《辞海》解释这个字是“蜀
葵”，一种草本植物，花供观赏，根入药，
所以说蜀葵全身都是宝。蜀葵的叶、
花、籽均能食用，叶和花可凉拌、煲汤或
炒食，叶要采未开花前的嫩叶芽，花要
在上午采白色的鲜花，种子要嫩时生
食。养生古籍《遵生八笺》中记载了一
种蜀葵花馔的具体做法：采白色蜀葵
花，只取花瓣，不取花蕊，洗净，蘸上面
糊，温油炸了吃，入口酥脆，细品鲜美。

小时候我们会采摘蜀葵像算盘珠
一样的种子吃，剥开外面的绿皮，里面
白白嫩嫩的籽儿围成一圈，吃起来咔
嚓咔嚓微响，口感是黏黏的，只有一点
点的甜，带着淡淡的草木气。

蜀葵，为我们展现出“花开锦绣”
的美景。花枝亭亭玉立，身材修长，花
朵既大又艳，灿若云锦，典型的“美人
胚子，而且此花一般都是数枝紧挨在
一起，好像一个美人组合，联袂出场。
没有开花前，它像肥硕的野草，长势
非常急迫，仿佛为了赶场子。生出的
叶片又肥又大，形似南瓜叶，却比南
瓜叶更肥硕，也更葱翠。它的枝条笔
直挺立，不像其他花蔓柔弱娇气，更
不像一些“名花”故作妖娆。蜀葵“自
带流量”端庄、诚恳、俊俏，给人一种
淡定而纯净的美。

蜀葵一边开花，一边努力拔节，在
每个节点上“预留”花苞，一朵接着一
朵。蜀葵是平民的花，从城市到乡村
都有它的身影。到了秋季，枝叶枯萎
后，种子就落到地下，历经一整个寒
冬，来年春天，会萌发更多的幼苗。

难 忘 乡 情
徐 志

端午节前，各大商家卖粽子的广告宣传也多了，挂艾草、佩
香囊、赛龙舟等一些文化习俗活动也在悄悄准备着。我观察
现代都市忙碌的人们，发现更多人是在享受端午放假这件事
情，“这是上半年最后一个假期”“终于可以多休息一天了”

“借此可以回老家了”等等，同事们的感慨不绝于耳。
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而言，一说到端午节，脑海中就是麦

浪翻滚，一片丰收的景象。在我的记忆中，老家青岛的端午
节和麦收基本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清明节要种花生、中秋节
要落花生、国庆节要种小麦一样，节日与农事、劳动是紧密相
连的。离开家乡多年，这些已成为一种遥远又清晰、苦涩又幸
福的记忆。

说起端午节，自然想到母亲。端午未至，母亲就会提前忙
活起来，因为端午节那几天，收麦是家中大事，没时间给大家
包粽子，但也会吃上提前包好的粽子，收麦的干劲立马倍增。
母亲多次带我到集市上购买槲树叶，像一把把小扇子，煞是
好看。家里穷的时候，母亲曾把用过的没有损坏的槲树叶
清洗、晾晒，留存并二次使用。记得包粽子的时候，要把粽
叶、糯米，还有一种黄米提前泡一夜，粽叶包裹糯米，里面放
上一些花生或者大枣，折成长方体，再用稻草缠好，粽子便
包好了。槲叶香、糯米甜，煮粽子的锅中再放一些鸡蛋、咸
鸭蛋，香甜浸润，美味至极。

长大后，为了生计，我辗转过几个城市，母亲每年都会提前
包好粽子，给远方的我们寄过去，收到粽子的那一刻，满满的
都是乡情，更是母爱。后来，母亲听说大孙子爱吃粽子，更增
加了包粽子的动力，不管到不到端午节，电话里总问：“冰柜里
的粽子吃上没有，没有了跟我说。”因为包粽子很费事，加上母
亲年龄已大，我们总会说：“多着呢，不用包。”岁月流逝，儿子
对粽子的喜爱程度有所降低，但我们仍会嘱咐他：“奶奶给你
粽子，就高兴地拿着，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粽子本身了，那里有
你长大才会理解的东西。”当然，我是常吃不腻的。

因工作原因，我们小家从青岛迁到了西安。端午节时，西
安市场上大多是芦苇叶包的粽子，内容丰富，也方便储存，可
我最爱吃的还是槲树叶包的粽子。几经打听到，商洛和我们青
岛一样，因产有槲树，也有用槲树叶包粽子的传统，在不同的
地区找到同样的习俗，真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随着交通和运输的便利，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粽子，都能
买到，想吃总能吃得到，可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们，更想吃的
是小时候的味道，里面有乡情和亲情，还有故土的气息。虽然
经常有人说，身在他处，回不去的是故乡，可我心念的还是故
乡。在那糯米飘香的方寸之间，包裹着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
连接着割舍不断的情愫，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